
大学时曾经和朋友去苏州的
园林游玩，信奉逃票主义的我们，
当然不肯从前门进入，而是兜来转
去，寻到一处可以翻越过去的残
墙。两个人费力跳下去的时候，被
故意设置的铁丝网给绊住了，朋友
划破了小腿，我的手臂也未能幸免
于难，光荣地负了伤。但这并不是
最令人气结的，当我们从疼痛中醒
转过来，观察周围的地形时才发
现，面前还有一堵更高的墙需要翻
越过去。而墙的高度与其上安插的

“机关”，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能人工
解决的范围。

两个人仰头看着顶上那一抹
细长高远的蓝天，还有皇家园林古
老但不失气派的围墙，突然间就失
了那股子逃票走天下的气魄，想，
还是臣服于皇家的森严戒备，原路
返回，买票进入吧。

但就在我们重新爬上那堵破
损的墙壁，准备探身跳下的时候，
园林的警卫突然面无表情地走了
过来，而且，不偏不倚，在我们的下
面，仰起头来。也就在那一刻，我与
朋友的心里，充溢着深深的宿命
感，回望过去，似乎从那逃票的初
始，便已经注定了我们要历经这样

的荒诞与难堪。
这样歪门邪道的逃窜，我又制

造过许多次。我曾经在老师点名
后，偷偷在课间逃走，去看一场华
丽的舞台剧。当我在偶有灯光扫
到的观众席上，津津有味地听台
上的男女主人公深情表白的时
候，我不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老师正用上课时间，以测验的形
式，来应对中途退场的狡猾学生。
而我这样自作聪明的人，当然是
在学期末的时候，被无情地判了
不合格，不得不可怜兮兮地补考。
到最后，差一点就丢掉了对我的四
年大学具有决定性考评价值的学
位证书。

我的一位同窗，是当时我们推
举出的逃窜之王。但凡有他在，我
们便可以看到免费的电影、话剧或
者演出。他总能巧妙地逃掉重重的
检查，或者寻到那进入侧门的钥
匙。而他最出名的，则是一次又一
次的逃爱事件。

那时他长相颇佳，不似后来胖
得不可收拾，再加上有一些小聪
明、小浪漫，所以颇得女孩子喜欢。
据说给他写过情书的，不下十几个
女孩，且一个个如花似玉，让男生

们恨不能据为己有。但这位仁兄却
如淘气的孩子般，打一竿子新鲜甜
枣，便撂下重新找寻新的，让那些
刚刚进入爱情幻境的女孩一下子
从云端跌落至冰冷水泥地上，心底
的失落与忧伤，比之于疼痛，更加
深入骨髓。

这位仁兄当然毫不介意，他在

莺声燕语里流连而不忘返，并乐
此不疲，觉得爱情可以时时更新，
真是没有荒废大学时光。只是他
忘记那杀毒软件能够升级，病毒
同样日日更新。他的逃爱功力年
深日久，结了厚茧，刀枪刺入都不
见血，而那被他厌倦甩掉的女子
们，也不是单纯到他一个眼神便
可以一生回味的仙子。等到后来
毕业之时，他历经重重磨难，成功
应聘到一家私企，正待大展身手，
却不幸在上班的第一天，在老板
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其中一个深
爱过他却被他无情逃掉的女孩。
而这个女孩，则是老板最疼爱的宝
贝女儿。

这一次，他当然是撞到了枪口
上，而且那枪口锋利无比，他的逃
爱武功再如何高强，终究还是被一
下刺穿，连惨叫都没来得及有，便
倒地而亡。

此位仁兄倒是善始善终，逃爱
之时长了一双飞毛腿，离开老板办
公室时，亦是用了逃的姿势。只不
过，是抱头逃窜，犹如一只仓皇过
街的老鼠。

逃之夭夭，原本就是丢盔弃
甲，人生里一场最不合算的买卖。

逃窜

先问读者诸君一个问题———
提醒一句，请读者诸君一定留神看
清楚，免得有人出言不慎，招一顿
家暴还好说，倘若招来一场家庭危
机，恕我不担破坏姻缘之责——— 如
果阁下正与共床七八年的老妻并
头看这张报纸，建议你看完我下面
要问的问题，舌头多在嘴里转几个
圈再吐答案。不说出来也没关系，
你尽可以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没
人强迫你：如果一把嫩草与一把老
草比肩玉立于你眼前的餐盘中，不
知阁下会如何下口？

所谓嫩草，不但看起来光鲜，
而且脆、多汁，口感好得不得了，像
歌德那么伟大的人，竟也抵御不了
一把嫩草。1814 年，30 岁的玛丽安
娜·尤恩科在 65 岁的歌德眼里正
值嫩草年华，光鲜多汁，价值不菲。
玛丽安娜本是奥地利人，从小跟着
母亲辗转各地演马戏：从花中钻出
来，或者带着小丑面具从蛋里爬
出。15 岁时她被歌德的朋友——— 枢
密顾问、银行家兼作家威力梅尔作
为养女买下。威力梅尔在快 40 岁
时第二次丧偶，便将养女收了房，
但两人只有夫妻之实，威力梅尔一

直没有在“养女”的名号后再加封
她一个“妻子”的名分。歌德来探访
老朋友，一见玛丽安娜，聊发了少
年狂……威力梅尔一看形势不妙，
在歌德来后第 9 天就与玛丽安娜
举行了婚礼，一树梨花也就没有压
成海棠。

《红楼梦》里也有一场未遂的
“梨树压海棠”事件，探身过来的梨
树是贾赦。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
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中，贾赦看中了贾母房里的丫头鸳
鸯，探嘴要吃窝边草，窝边草咬牙
不愿意。他牛不吃水强按头，让鸳
鸯的哥哥去给鸳鸯传话道：“就说
我的话，‘自古嫦娥爱少年’，她必
定嫌我老了，大约她恋着少爷们，
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
琏。果有此心，叫她早早歇了心，我
要她不来，此后谁还敢收？此是一
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她，将来
自然往外聘作正头夫妻去。叫她想
想，凭她嫁到谁家去，也难出我的
手心。除非她死了，或是终身不嫁
男人，我就服了她！若不然时，叫她
趁早回心转意……”

可这番话反而起了反作用。鸳

鸯趁着王夫人、薛姨妈、凤姐儿、宝
钗等姊妹并外头几个执事有头脸
的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之时，
一边哭，一边表了决心：“……横竖
不嫁人就完了！老太太逼着我，我
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
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该讨吃的
命，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
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
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最
后，贾母出面平息战乱，撕碎了贾
赦的春秋大梦。鸳鸯在贾母死后，
果然也自杀殉主。

你知道一向温顺的鸳鸯为什
么会情绪大爆发，宁愿来个鱼死网
破？嫩草近在咫尺，拢入嘴里如探
囊取物，可贾赦为何没吃成？影响
态度转变的因素很多，我在此列两
个重要的：一个是说服者的意图，
如果接受信息的人以为信息的传
递者在刻意影响他，则不易转变态
度；如果接受方认为传递者没有操
纵他的意图，心理上没有阻抗，对
信息的接受就较好，就容易接受对
方的观点。另一个是畏惧，信息如
果唤起人们的畏惧情绪，一般来说
有利于说服，大多数情况下，畏惧

能增强说服效果。但是，如果畏惧
本身太强烈，引起接受者的心理防
御，他就会否定畏惧，畏惧就起到
了相反的效果。心理学家的研究还
发现，中等强度的畏惧最能促进态
度转变。

可见，若想让对方入瓮，不可
以直接打开盖子让人家往里爬，再
说了，人是活的，瓮是死的，即使揪
着头发摁进去，人家觉得不对味照
样可以扭扭屁股钻出来。最好的
办法是指东道西，吊根绳子，让他
们自己往里溜。和尚一休就曾用
过此法，他打碎了师父心爱的茶
杯，却去问师父“人为何要死”，引
出师父那句“世间一切，有生就有
死”，再顺藤牵出“你的茶杯死期
到了”。既然是自己藤上结出的瓜，
再翻脸，岂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
光？

敲山震虎，敲击的力度也不能
太大。让虎感到畏惧、懂得收敛，敲
打的作用即已显现。用过了劲儿，
它以为你要来虎口拔牙，或者要取
虎骨泡酒，既已山穷水尽，怎不来
个破釜沉舟？到时，满山的老虎一
齐出动，看你如何控制局面？

吃嫩草

逃之夭夭，原本就是丢盔弃甲，人生里一场最不合算的买卖。

如果一把嫩草与一把老草比肩玉立于你眼前的餐盘中，不知阁下会如何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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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成，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专栏作家。在十几
家报刊开有音乐、
绘画、摄影、心理专
栏若干。著有《迷
声——— 西方流行音
乐 50 家》。

心心理理红红楼楼
吴吴克克成成专专栏栏

解字：非

我说说我喜欢“非”这个字的
原因。

非，它是少数。这决定了它的
命运，它的边缘的命运，它的也许
要承受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不公
正的命运。因此，非，它是孤立的，
是寂寞的，是常常冒着风险的，是
常常要遭到否定或者遗忘的。

非，它有着叛逆的基因，有破
坏力，有活力，有着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的激情，跟安全状态是对立
着的。它不会趋利避害，它不识时
务，如果不幸又生长在一个“即使
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
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流了血，也
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的环境
之中，它的唯一选择简直就是做
勇士和烈士了。

非，它不喜欢虚假和平，一直

想扣动手里的扳机。但是，非，它
又是一种“非暴力”的抵抗，它实
在是很少做出金刚怒目之状，却
是常常微笑着的，它有时把患难
当成捷径，把诅咒当成祝福，把重
担当成翅膀，把荆棘当成冠冕，这
是它的宿命，它岂能拒绝呢？

非，我行我素，它讨厌大众版
的《成功指南》和《处世原则》，在
技术至上的时代，非，它绝不活在
将来时态里，它是缓慢的甚至向
往着古代的，做着纯棉的梦想，在
喧闹的世道里保持着安静与和
蔼，散发出谦和的香气。非，它反
对守旧和落伍，对倒行逆施并不
感兴趣，但是它又一点儿也不羡
慕时尚，又从来不肯以前卫为荣。
非，它从不刻意去表示什么，它只
想做它自己，在茫茫人海中，岿然

不动，因此，它命中注定要么不
做，要做就做真正的先锋、彻底的
先锋，即使不穿奇装异服，在那最
质朴无华的外表下，都有着一颗
先锋的心。

非，并不是“各色”，它只是过
于单纯，单纯得有些料峭了，以至
于它永远无法被归类，就是将它
归到“另类”里去，也是万分不妥
当的，毕竟“另类”也是一种类，一
种名字叫做“另”的类别。非，其实
它并不是古怪的，古怪往往只是
对个性的模仿，而“非”，它自己就
是个性本身，它富于理性，愿意遵
守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法则，
却不肯丧失原则地、有意地对一
时的公众习俗进行参与和效仿。
非，它不喜欢团队出行，去那些人
山人海的景点，它喜欢个人自由

行，到野山僻壤，去看盛开在峡谷
里的花，这原本就是无可厚非的。

非，它热爱自由，它自己就是
自由，然而，同时它更热爱宽容，
它需要在宽容的空气里生长。它
坚守个人意志不被侵犯，并且，亦
尊重他人的意志。

非，既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
一种行为方式，它与“是”遥相呼
应，但它并不想做“是”的反义词，
即使“非”看不见“是”，即使“非”
感觉不到“是”，“是”也依旧住在

“非”的里面。“非”是手段，而“是”
是目的，“非”最终想接近的正是
宇宙中心的那个真正的“是”，即
到达绝对真理。

我愿把“非”这个字写在我书
桌前方的墙上，我要“独爱那不被
人爱的可爱之人”。

非，它是少数。这决定了它的命运，它的边缘的命运，它的也许要承受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不公正的命运。

小小浮浮生生
安安宁宁专专栏栏

安宁，生于泰
山 脚 下 ，8 0 后 作
家，出版长篇小说
与作品集 18 部，代
表作《蓝颜，红颜》、

《聊斋五十狐》、《见
喜》等。现为内蒙古
大学艺术学院影视
戏剧系副教授。

路也，毕业于
山东大学，现任教
于济南大学文学
院，著有诗集、散文
随笔集、中短篇小
说集和长篇小说等
多部。

纸纸春春秋秋
路路也也专专栏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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